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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岛拾翠 何以为马“盐”而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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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留下一首歌

地平线上，一座赭红色女性雕塑剪影。
颈项与头颅镂空，分隔为四层，图案隐隐约
约，似幻似真。走近点看，一层塑的是开发
滩涂的先民；二层是嬉戏中的丹顶鹤；三层
是人与梅花鹿；四层是鹤与家园。

这是谁的头像？外来游客多半莫名其妙，
本地人一看就晓得，塑像的主人叫徐秀娟。

她生于黑龙江，满族，从小跟父母在扎
龙饲养丹顶鹤。随着鹤群岁岁秋末南迁，得
知它们的越冬地在淮河之南，黄海之滨。大
学毕业，她毅然追寻丹顶鹤的足迹，落户江
苏射阳。她视丹顶鹤为神鸟，丹顶鹤视她为
天使。1987年，为了寻找两只飞失的天鹅，
徐秀娟不幸溺水牺牲，年仅二十三岁。

有一首歌颂她的歌广为流传，大意是这
样的：

走过那条小河
你可曾听说
有一位女孩
她曾经来过
走过那片芦苇坡
你可曾听说
有一位女孩
她留下一首歌
为何片片白云
悄悄落泪
为何阵阵风儿
轻声诉说
喔～啊～
还有一群丹顶鹤轻轻地
轻轻地飞过……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徐秀娟牺牲后，

弟弟徐建峰接过鹤哨；2014年，徐建峰为救
鹤雏殒身；于是，建峰的女儿徐卓又挺身接
班……这个家族与丹顶鹤的生死相依，不离
不弃，情注山川，光映日月。

一丛漂洋而来的蒲苇

水岸开着许多花，红的，黄的，白的，蓝
的。许多人在拍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独有一位少年屈膝跪在木栈道上，手捧速写
本，勾勒一丛我叫不出名字的草本植物。

我走过去，那草的叶片似兰花，但更纤
细更挺拔，花穗似芦苇，但更纷披更秀逸。
它叫什么呢？我拿手机拍下，传给一位爱花
的老友。

老友回复：蔗茅。
上网查蔗茅，叶片有点儿像，花穗完全

不搭界。老友谙于花而昧于草，他说错了。
于是虚心向男孩请教：“你画的是什么

植物？”
“蒲苇。”他低头专注于素描。
“嗯，叶似菖蒲，花似芦苇。这不像本地

种，”我说，“从没见过。”
“它生长在南美，近年引进的。”男孩抬

起头来，盯着我上下瞧。
“我要是搞园林规划，索性多栽培一些，

比如沟边那些不上档次的狗尾巴草，完全可
以用它取替。”

“不行的啊。”一旁站着的男孩母亲插
话，“蒲苇的生命力太强，放开种植，它会掠
夺其他植物的生长资源，从而引发生态危
机。”

“那它在南美，怎么没引发生态危机
呢？”

“环境不一样，”她说，“南美蒲苇有生物
天敌，有制衡，我国没有它的生物天敌，如果
不加以限制，它就会长驱直入，肆无忌惮。”

“哦哦，有道理。”我点头称是，“记得数
十年前，也从南美引进过水葫芦，它可以做
饲料、做绿肥，还可以入药，但它失去天敌，
繁殖过快，导致泛滥成灾。”

“所以，”男孩接过话，“老师说，引进外
来的观赏物种，也要讲究一个度，并且要跟
踪监管。”

过山雨

本来是丽日蓝天，天气要多晴朗有多晴
朗，不经意间，头顶出现一片乌云，还未来得
及转过神，哗哗的雨点就砸下来了。我紧跑
几步，躲进路边驿站的廊下。

掉头看，咦，那雨并没有追过来，只在四
五米外，下成横绝南北的一条线，线那边是
雨天雨地，线这边滴雨未落。

这等奇观，既往仅见过两次，一次是儿
时，隔河雨，一次在沧州采访途中，隔路雨。
凡人一生遇见一次已属幸运，而我今天竟然
再而三，由衷感谢上苍的垂爱。

前方雨中驶来一辆车，到得我跟前，停
住，车门打开，出来一位汉子。

他不是要等谁，是与我一起欣赏雨景。
嘴中念念有词，带有巴蜀的口音。

“在我们老家，这叫过山雨。”少顷，他转
脸对我说。

“你不是当地人，”我问。
“重庆云阳的，三峡移民。”他笑笑，“刘

禹锡就是在我们老家任夔州刺史时见到这
场景，才写下‘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
有晴’的千古名句。”

“云阳在唐代属于夔州？”
“是的，没错。”
“云阳，射阳，两地都尊奉日神，这也是

一种缘分。怎么样，你们在新家过得习惯
么？”

“二十多年了，若说习惯，是渐渐融合
的。您看，今天老家的过山雨也来慰问我们
了。”

“你刚才停车，就为了看这过山雨？”
“是啊，平原地区难得一遇。刚才我祷

告来着，我想托天上的雨云——我相信它是
从云阳飞过来的——告诉老家的乡亲，我们
在射阳生活得很好，去年高铁已从云阳通到
盐城，老乡亲若乘云雨而来，我当备下射阳
八鲜相待。”

那么，这不叫过山雨，这是过心雨，这雨
下到他的心田里了。

水边问禅

三岔路口，有人问我：禅修中心在哪儿？
这名字我听过，具体位置不清楚，只好

摇头。
看他沿左边一条路怏怏走远，我忽然来

了兴致：真的，禅修中心在哪儿，我也想去探
个究竟。

我走了右边那条道，且行且张望，留心
哪儿有禅寺的踪迹。

来到一处，前面是条河，河的两岸是垂
柳，柳丝的倒影使水中游鱼一变而为绿色闪
电般的仙鱼，仙鱼倏忽往来在朵朵青云之
上，青云之下是微微滉漾的碧空。

我在河边坐下，想：
如果手里有一支钓竿，这儿就是禅林。
不，有没有钓竿无所谓，对于我，只要有

一卷书，此地就是禅关。
不不，有没有书也无所谓，只要摒弃杂

念，心无挂碍，随处都是禅院。
然而，我不是来修禅的，我是游客，游客

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我重新上路。
日月岛全境二十平方公里，尽够我溜达

的。我走过芦苇荡，走过果树园，走过百花
圃，毕竟岁月不饶人，走多就累了，于是选一
处高坡，择一块青石坐下。

背倚长松，白皮松；足抵芳草，结缕草；
耳拂清风，快哉风。忽有蟋蟀啼鸣，“唧唧
吱，唧唧吱”，自坡前，自坡左，自坡右，声高
声低，如咏如叹，我索性闭起眼，把它当音乐
欣赏。群啼，似《雨碎江南》；单啼，似《空山
鸟语》；俄而若断若续，似啼似歇，且聆《风中
的回忆》，且聆《听松》。错觉里，直把虫鸣风
吟听成天籁，末了更错一位，恍觉“身是菩提
树，心如明镜台”。

溪畔草丛的一株豌豆

日头傍午，转身返程，走到一条小溪
边，蓦地愣住，草丛里长着一株豌豆，残花
犹在，豆荚低垂，鼓囊囊的，如时光坠落的
铃铛。

你是哪只鸟儿衔来的吧。我眼前显示：
那天，一只俊俏的喜鹊在原野上觅着一粒豌
豆，衔在嘴里，打算送给前方树巢里的幼崽，
飞到小溪上空，临水照影，“啊”地一张口，还
未来得及说“我这么漂亮！”豆粒就从嘴角滑
跌，随风划了一道弧线，落进溪边草丛。而
后，就在这儿生根、发芽、开花、结籽。

不，你也许是此地的原住民。我瞬间想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曾在这儿种过一
年庄稼。那时土地属于大尖村，我父亲和社
领导达成协议，怎样的条件，已忘了，仅记得
暂借一条田（二十亩），种了五谷杂粮，包括
豌豆。劳力是大哥大嫂，我因病休学，也来
帮忙——这么说，你就是那批豌豆的后裔
了；或者竟是那一代穿越而来，聊慰我记忆
深层的眷念。

或许，我又想，你是从安徒生童话里溜
出来的吧。县城有“安徒生童话乐园”，宾馆
的客房有《安徒生童话全集》，昨晚我临睡前
看了一篇，《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那五粒
豌豆各有各的归宿，唯有落在一个长年卧病
的小女孩窗前的那粒，命运最绚烂，它以自
己萌发的新绿与粉红的花朵，唤醒了小女孩
心灵深处的勃勃生机——啊，我真希望此篇
随笔也能化作文学大野上的一粒豌豆，给有
缘的读者送上欣喜与想象。

甲骨刻痕，象形立意，“马”字以昂首扬
鬃、四蹄矫健之姿、侧面眼神之炯，定格了上
古先民对力量、信义与远行的最初信仰。国
之大事、唯祀与戎，马在祭祀、战争、狩猎中
承担不可或缺的作用。许慎《说文解字》谓

“马，怒也，武也”，一字藏尽刚健勇毅、一诺
千金的品格。数千年以来，马之精神融入文
脉、铸入城魂，在黄海之滨的盐城，一尊大铜
马矗立城心，于解放路与建军路的交会之
处，以铁军风骨为骨、以盐邑诚信为魂，把

“何以为马”的文脉追问，化作“‘盐’而有信”
的城市作答；把红色基因、马之精神深度烙
印在这盐阜大地之上！

甲骨文之“马”，是象形之美，更是精神之
始。古人造字，观物取象、远取诸物、近取诸
身。线条勾勒马头、马鬃、马尾与四足，取其
健行不息、忠勇可托之质。上古征战、狩猎、
驿传，马为社稷重器，古语“驷马难追”是以奔
马之迅疾，来立诺言之分量；良马识主、良马
识途、临危不惧不弃，更把忠诚与信义刻进民

族基因。马之德，在健行、在担当、在守信、在
向前，这正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
也成为盐城城市品格的源头活水。

《说文解字》中，马字旁汉字，有110多
个，有名称、形体、毛色、性别年龄、行进驾
车、性情姿态。字字皆为精神注脚，与盐城
气质同频共振。骁者，勇锐之马，喻铁军骁
勇、敢打必胜；骏者，千里之驹，喻城市奋进、
日新又新；驭者，控驭有方，喻坚守初心、行
稳致远；驰者，奋蹄千里，喻开拓进取、奔赴
山海；骧者，昂首腾跃，喻意气风发、勇立潮
头。一字一品格，一笔一精神，汇集成刚健、
诚信、担当、开拓的精神谱系，与大铜马的英
姿相映成辉。

盐城之马，非山野之马，是铁军之马、诚
信之马。市中心的大铜马，全称新四军重建
军部纪念塔，战士策马昂首东望，背刀执缰，
气贯长虹。它定格新四军东进抗日、挺进盐
阜的峥嵘岁月，承载“新四军革命精神”的红
色基因，更凝聚2000多年盐邑文明的诚信

品格。盐城因盐而兴，煮海为盐、通商四方，
盐民守诚、商贾重信，“盐”字与“信”字相生
相伴，“‘盐’而有信”既是地域标识，更是城
市信条。

何以为马？以健行不息为骨，以忠勇
担当为魂，以守信重诺为脉。“盐”而有信，
以海盐之纯立城格，以铁军之诚立城心。
大铜马昂首东望，望的是黎明曙光，是发展
征途，是黄海之滨的开放胸襟；它奋蹄向
前，踏的是红色足迹，守的是千年诚信，奔
的是高质量发展的新程。甲骨马形的文
脉、古代马德的风骨、马字旁汉字的意蕴、
大铜马的红色魂魄，在此交融共生，铸成盐
城独有的城市精神。

风从海上来，马向新程驰。马年岁首，以
马之健行，赴时代之约；以盐之诚信，立城市
之根。大铜马无言，却道尽一座城的初心与
使命：何以为马，勇毅向前；“盐”而有信，行稳
致远。这精神，刻在甲骨、融在血脉、立在城
心，照亮盐城逐梦前行的每一步。

忽而冬至，35年前的风，带着海滩咸湿
的潮气，漫进机床厂车间——赠我弯弯一
枚月，也赠予我晚星。

小磨床的轰鸣声里，我攥着粗糙的锉
刀——天生左撇子的我，在机床上只能别
扭地用左手施力，打磨着青涩时光，也磨
出了左手的薄茧。一纸调令，我从机床旁
到了机关办公室，身份从学徒工变成机关
打字员兼工勤员。手里的工具变成打字
机，依旧是左撇子的习惯，透着与众不同
的倔强。

单位近20人的通讯录，我排在最后一
个。因资历最浅，还有工人编制的烙印，更
显局促。年轻的胸膛里，掠过不甘，却很快
被抚平：能跳出机床车间，坐在办公室与文
字相伴，已是命运的馈赠。我把满心感恩，
化为敲在打字机上的劲道。

心里朴素的念想，就像暗夜里荧光，微
弱却执着：感念这份机缘，把公文写得严谨
妥帖，把小文章写得有筋骨，让领导点头称
赞，让编辑眼前一亮，让读者读着踏实。这
份纯粹的念想，没有争强好胜的欲望，只有
不负栽培的本分。

日子缓缓流淌，转到新岗位的那天，

阳光亮得格外透彻。我踩着田埂的泥泞
记录春耕的忙碌，指尖沾着泥土也不肯放
下笔记本，生怕漏了哪个关键细节；守着
办公室的孤灯，推敲政策解读的文字，哪
怕一个标点的用法；偶有闲隙，便将田间
的稻香、弄巷的烟火、老街的薄雾，酿成小
散文。盼着这西乡烟火气的文字，能让更
多人看见。

大小报刊的版面上，新媒的屏幕间，每
年投印下若干署名。那些铅字，不是我炫
耀的资本，而是感恩的种子，埋进文字工作
的土壤里，在平凡的角落，生根发芽。守着
一方案头，与文字为伴，这份纯粹，是可遇
不可求的馈赠。

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通讯录换
了又换，我的排名渐渐靠前。可对稿件的
敬畏没变，深夜修改材料的“较真”没变；看
到文字变成勇气和力量，照亮人心的激荡，
从来没变。偶尔左手按纸、右手写字的习
惯闪过，还会想起当年机床旁的自己。如
今回望，初心未改，早把这份感恩的本分，
融进了骨血。那些年的“最后一名”，那些
自嘲，成了岁月的注脚，反衬出这份坚守的
生命力量。偶尔想起当年的局促与懵懂，

想起那些在孤灯下伏案的日子，还是会乐
滋滋——踏实做事的态度，对职业的敬畏，
知足常乐的心态，已陪我半生。

赠我一个名，又渐渐长大的年龄。原
来排名，不是通讯录上的先后次序，不是编
制里的身份标签，不是世俗眼里的职级高
低。生命的排序，在每一篇稿件的字斟句
酌里，在每一次宣讲的深入浅出里，在对这
片土地的深情凝望里，在那从未泯灭的真
挚初心里。

有人唱情歌，有人听晚钟。35年风雨，
从机床旁左手握锉的学徒，到宣传战线的
老兵，排名在变，对文字的虔诚，对宣传工
作的责任与担当，还有那藏在心底、未曾褪
色的感恩，始终排在人生的第一位，从未动
摇和褪色。

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笔和文字，
化作系住生命的缆绳，让我在世事浮沉里，
守住了自己的底盘。

几十年，坐如井，一方天，一件事。人
生海海，心有托底，岁岁长安。远去者去了
远方，有人要回望，有人要憧憬。21世纪的
第一个四分之一，我安然走过。赠我一场
空，又渐渐填满真情。

这是一幅情感深沉、笔法细腻的边地风
情画，它剪影式地描摹了帕米尔高原的自然
风景、壮丽风物，无论是匆匆一瞥还是定睛
细赏，画面都会给人以静穆、舒缓、旷美、丰
宁之感。

此作品背景的帕米尔高原，位于中亚东
南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是昆仑
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和天山交会的巨
大山结，是我国西部边疆的天然屏障，生活着
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高山少数民族。同
时其还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东西方
文明的交汇点，促进了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
传入中国，以及中国造纸术、印刷术等传播至
西方，对中国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对外文化交
流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从青年时代，就曾深
入帕米尔高原腹地多次采风、探访，帕米尔高
原的山川河流、风情地貌、古老传说，已如血

脉般汇流进画家的心灵深处。
整幅画面有如大提琴般低沉明朗，给人

以情感共鸣和无限浮想。画面以近景的植
被地貌，中近景的人物、村庄，远景的高山、
雾霭交错分布，显得层次分明，浓淡相宜。
苍凉的山峦，云层叠飘，沟壑万丈，让人脱口
而出李廌《边城四时曲送盛玮东玉之官平
凉》之句：“葱岭雪深埋古道，河岸冰厚与天
通”。在技法上，作者既强化了远景群山的
雄峻、苍凉与壮美，河流的舒缓、随形与曲
转，也细绘了近景植被的独特生长环境，间
或点染中景景深处游牧人家的袅袅炊烟。

“挥鞭万里长，葱岭暮云黄”“毗沙府号古于
阗，葱岭千盘积翠连。大乘西来留法显，重
源东下问张骞”“鹰笛吹裂玉龙鳞，孤峰刺破
青冥卷”等古诗佳句在此幅油画中俯身可
拾，遍地散金。

作品中，作者以纯色的红色纱裙强化中
近景两位取水少女的女性特征、地域特色，
使整幅画面的色彩对比愈加强烈，视觉冲击
愈加突出。此外，作者还娴熟地协调好风
景、人物、地貌的光感处理，使画面立体而具
象。作品在注重写实的基础上，采用虚实结
合的手法，以油画语言和感性笔触，赋予笔
下风景、人物、山川以真切感、鲜活感以及美
学意义上的崇高感，从而使整幅画面充盈着
一层诗性的柔光和静美。作品既体现了作
者对滋养万物的这片土地的质朴情感，又展
示其壮绘祖国大好河山的深厚情怀，更表达
其礼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讴歌边疆各少数
民族人民祥和安居、山高水长的美好期盼与
祝福。

（本文刊载于《中国作家》杂志 2026 年
第1期“影视版”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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